
1934年10月，由于中央
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
移。中央红军先后七次改变
落脚点，终于在第八次时选
中陕北作为革命的大本营，
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

最初把湘鄂西作为落脚点

中央红军第一次选择
的落脚点是湘鄂西，意图与
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
集结近 20万大军设置了四
道封锁线。为强渡湘江，红
军各军团浴血奋战，损失惨
重。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
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至 3
万余人。这时，如果中央红
军还按原定计划继续前往
湘鄂西，等于自投罗网。因
此，毛泽东在湖南通道会议
和贵州黎平会议上两次力
陈放弃原计划，向敌人力量
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得到
多数人的支持。中央政治
局12月18日在黎平会议上
决定：“新的根据地应该是
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
义为中心之地区”。这是中
央红军第二次选择落脚点。

在川滇黔数易落脚点

1935 年 1 月 7 日，中央

红军占领遵义城。在遵义
期间，蒋介石调集中央军
148个团连同黔、川、湘、滇、
桂各路军阀约 40万人合围
红军。于是，党中央在遵义
会议上作出“改变黎平会议
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的决定，确定红军北渡长江，
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
根据地”的决定。这是中央
红军第三次选择落脚点。

随后，中央红军准备北
渡长江，向川西和川西北进
军，并电令红四方面军配
合。然而渡江前，红军在土
城战斗中失利，不得不改道
西 渡 赤 水 河 进 入 云 南 境
内。在扎西（今云南威信）
地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
分析了敌情，认为我野战军
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
现，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
发展地区”。这是中央红军
第四次选择落脚点。

接着，中央红军二渡赤
水回师黔北，重占遵义。然
而，在敌军优势兵力面前，红
军一直无法在川、滇、黔边站
稳脚跟。为了甩开围追堵
截的多路敌军，红军接连三
渡、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后又
直逼昆明，然后迅速北上，于
5 月初在云南渡过金沙江。

中央红军在云、贵两省辗转
苦战达 4个月之久，都没有
成功创建根据地。渡过金
沙江后进入四川境内，终于
迎来一片新天地。在四川
会理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决
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
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
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第
五次选择落脚点。

随后，中央红军强渡大
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
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
懋功胜利会师。在懋功期
间，中央提出放弃会理会议
的原定计划，主张继续北
上，以川、陕、甘边陲地区作
为落脚点。对此，张国焘持
不同意见，认为南下川、康
边或占领青海、新疆更有
利。因此，中央在两河口会
议上再次调整落脚点：“首
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
陕甘苏区根据地。”这是中
央红军第六次选择落脚点。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集
中力量北上。不料，张国焘
又出尔反尔，甚至企图分裂
和危害党中央。于是，党中
央率部分红军迅速北上到
达甘南迭部县俄界。在俄
界，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
张 国 焘 同 志 的 错 误 的 决

定》。鉴于红军内部发生重
大变化，且此时只有中央红
军第一、三军北上，中央遂
第七次选择落脚点：应“首
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
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
展。”为打通国际关系，中央
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前往
新疆建立交通站。

最后把陕北作为落脚点

俄界会议后，为打通进
入甘南的通道，中央红军突
破了天险腊子口，又翻越了
岷山，当部队即将到达甘南
宕昌县一个叫哈达铺的小
镇时，毛泽东在找来的报纸
中发现一份《西京日报》上
载有“蒋令五省各部队围剿
陕北共匪”的报道，又在一
份《大公报》上看到“陕北军
事形势转变刘子丹徐海东
有合股势”的报道。毛泽东
敏锐意识到在陕北有一大
片苏区和数量可观的红军，
而且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
五军也到达了陕北。

1935 年 10 月 22 日，中
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
议。这次会议正式批准把革
命的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是
中央红军第八次也是最后
一次选择落脚点。罗庆宏

中央红军长征为何七易落脚点 于右任痛别上海
1949 年 1 月，蒋介石宣布

“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
于右任公开支持“罢战言和”。4
月16日，周恩来请中共代表、于
右任女婿屈武转告于右任：“倘
若南京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
字，我们马上渡江，到时请于先
生留在南京，我们派飞机接他
来北平，和张澜、沈钧儒、李济深
等一起筹备新政协。”

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字，中
国人民解放军于4月20日横渡
长江，直逼南京。4月21日，一
位国民党高级军官带着卫兵找
到于右任，没等于右任把衣服
穿好，就强迫他驰往机场，于右
任只好说，那就送我去上海吧。

回到上海的寓所后，于右
任见了家中几个小辈。此时，
长子于望德已经成家立业，偕
妻在南美任外交官。次子于彭
说：“爸爸，您是国民政府的监
察院院长，蒋先生怎么会让您
留在大陆呢？今天早上，有几
个可疑的人一直在屋子附近转
悠，恐怕来者不善，我们得多加
小心。”此时，广州派来的飞机
已在机场等候。

这便是于右任最后一次
上海之行。临上飞机前，他拄
着拐杖，驻足回望，往事奔涌
而来。这一眼，深深地将无限
留恋与不舍镌刻心中。黄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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